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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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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哨声响起，陆军第 75 集团军

某旅列兵林成龙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

本月第一次武装 5 公里考核。

眼看剩下最后 1 公里了，林成龙步

伐变得沉重起来，几名战友陆续超过

他，他明显感到自己在“向后滑”。这

时，湖边那排巍然耸立的全军英模雕像

映入了他的眼帘。肩扛沙袋的舅舅李

向群，仿佛在清新的晨光中注视着他。

林成龙瞬间感觉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林成龙，22 分钟！”冲过终点，听

到成绩进步了，林成龙内心无比欣慰。

去休息区时，林成龙停下来，朝着雕像

的方向凝望了片刻。

回到宿舍后，林成龙拿出一张泛黄

的老照片。照片里，舅舅一身军装，笑

容坚毅。林成龙入伍那年，外公把这张

照片郑重地交给了他。

林成龙没有见过舅舅，但常常听家

人提起他。外公常常叮嘱他：“舅舅是

全家的骄傲，你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

后做一个像舅舅那样的人。”

8 月 22 日是舅舅的忌日。每年的

这天，林成龙会随全家人去为舅舅扫

墓。有一年，正巧一群官兵也在为舅舅

扫墓。他们神情庄重，现场氛围肃穆。

舅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长大一

些后，林成龙更加好奇了。舅舅牺牲

后，外公放不下思念，将舅舅的卧室维

持原样：地上有几张舅舅上学时在学雷

锋小组为同学做的小板凳；桌子上摆着

舅舅的书和日记本；日记本旁是舅舅在

部队时给家里写的信，信中写道：“我们

是抗洪抢险的先锋，哪里有洪水，我们

就要先到哪里……”

在舅舅的房间里，外公曾给林成

龙讲起舅舅的故事。1998 年夏，舅舅

所在部队奉命参加抗洪抢险。期间，

舅舅主动报名参加突击队，在左脚受

伤的情况下始终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

线，两次从病床上爬起，拔掉针管、扛

起沙袋，奔向大坝；四次因极度虚弱晕

倒在堤坝上……看着外公的眼角泪珠

不断，林成龙内心深受触动。

每次听外公讲完舅舅的故事后，林

成龙都会想象舅舅当年抗洪的样子。

参军入伍的想法，渐渐在他的心里生根

发芽。

2020 年，18 岁的林成龙看到了征

兵 消 息 。 他 把 当 兵 的 想 法 告 诉 了 外

公。外公眼里闪着泪光，欣慰地拍了拍

林成龙的肩膀。

入伍前，外公带林成龙来到家乡的

李向群事迹陈列室。这不是林成龙第

一次来，却是感受最深刻的一次。纪念

馆中，舅舅穿过的救生衣，睡过的竹条

床……每一件他都那么熟悉，此刻再次

重温、细品，一种带着传承的使命感在

他心底油然而生。

离家那天，在车站，外公轻轻地摸

着林成龙的脸庞，温暖的阳光洒下来，

爷孙俩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林成龙想，

外公当年送舅舅当兵时的情景，是不是

也是这样……

列车渐行渐远，林成龙来到了他军

旅生涯的出发点——塔山英雄团，一支

饱经血与火考验、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

也是舅舅生前所在部队的兄弟单位。

新兵连的训练节奏快、强度大，林

成龙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一有时间就

练习整理内务、强化弱项课目……

每到周末，林成龙会给外公打电

话。电话那头的外公，常常很开心。对

林成龙来说，每一次向外公讲述自己的

进步，他都感觉在时空的长河里与舅舅

更“亲近”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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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前年冬天的一个凌晨离开

了我们。在他病重期间，没有交代要留

给我们儿女什么，只是老在说：“我是跟

着八路队伍走出来的穷孩子，当兵前连

鞋都没有啊。”

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回老家河北威

县后，老家的亲人朋友专程来到武汉，

与父亲告别。

母亲忍着悲痛，对大家说：“你们来

看他，他得有多高兴啊。”

父 亲 结 婚 时 ，曾 带 母 亲 回 过 老

家 。 当 时 ，整 个 村 子 都 沸 腾 了 。 父 亲

是 阴 历 四 月 初 四 生 的 ，村 里 的 老 人 们

管他叫“四儿”。淳朴的村民们拿来平

时 舍 不 得 吃 的 白 面 ，全 部 挤 到 了 爷 爷

奶 奶 那 两 间 破 旧 不 堪 的 房 子 里 ，坐 在

热炕上，揉面的揉面、剁馅的剁馅，热

火朝天包着饺子。孩子们在屋外扒着

窗 户 看 新 媳 妇 ，里 里 外 外 水 泄 不 通 。

大 婶 们 摸 着 母 亲 一 身 军 装 、两 根 粗 黑

的大辫子说：“咋会有这么好看的闺女

哩？”大妈骄傲地说：“俺家的四儿带回

的‘仙女’呗。”

那时候，大伯咬咬牙，把家里仅有

的一点钱拿出来，从县里请了照相馆的

摄影师来照相。母亲站在最后一排的

左边，父亲站在最后一排的右边，曾爷

爷曾奶奶坐在最中间，爷爷奶奶大伯大

妈 们 依 次 排 开 ，晚 辈 都 坐 在 前 面 的 地

上，全家人满脸笑容。父亲经常给我看

这张照片。他说：“这里是我们的老家，

是生养爸爸的土地，有我们永远都不能

忘记的家乡和亲人。”

那个特殊的年代，生活贫困、缺医

少药，父亲老家经常来信求助，父亲每

次都毫不犹豫地把钱寄往老家，帮大家

渡过难关。改革开放后，老家亲人们的

生 活 慢 慢 好 了 起 来 ，但 只 要 大 家 有 困

难，父亲仍不遗余力提供帮助。那年，

堂弟带着他 14 岁的女儿静静来我家，请

父亲收留。父亲欣然应允。

父亲和母亲为静静制订了学习计

划，为她买来复习资料，帮她报了文化

补习班，让她备战护理学院中专班的考

试。最终，静静不负二老期待，考上了

护理学院。得知消息后，父亲高兴得像

个孩子。

父亲退休后担任了湖北省关心下

一代委员会的理事。有一年，我回家探

亲，家中来了 3 位客人找父亲——一位

母亲带着她的龙凤胎儿女。刚好父亲

不在家，我接待了他们。那位妇女说，

他们来自大别山老区。那年，她的丈夫

因 病 离 世 ，家 里 一 下 子 失 去 了 经 济 来

源，两个孩子面临辍学。这时，湖北省

“关委会”传来消息，说一位曾经在大别

山区战斗过的老八路提出资助这两个

孩子上学。“关委会”转达老战士的话

说：“老区就是八路军的家。当年，负伤

的战友，无论去哪位老乡家，父老乡亲

都会倾其所有让战士们吃顿饱饭。如

今，老区的孩子们遇上难题了，资助他

们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2009 年 ，两 个 孩 子 双 双 考 上 了 大

学。母子 3 人正为学费愁眉不展时，“关

委会”又传来书信：两个孩子 4 年的大学

学费仍然由那位老战士资助。后来，这

位妇女辗转打听到，资助他们的正是我

父亲。

那天，正说着话，父亲从外面回来

了。他一进门，两个孩子就跑过去拥抱

他……

离休后的父亲，每月可以领到退休

金。但有几次母亲对我说：“如果你手

头有钱，就拿点给你爸爸。”那时我并不

知道，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钱。如果他

让母亲管我们要钱，一准儿是要去资助

别人。

林则徐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

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

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父

亲去世后，没给我们儿女留下一分钱。

在父亲看来，他的一切乃至生命，都属

于培养他爱护他的党、人民和家乡的父

老乡亲们！

永远的精神财富
■刘小渡

爸妈，拉练刚刚结束。这段行走在

荒漠戈壁的日子，的确很辛苦。记得出

发前，爸对我说，拉练是军校毕业前必

须完成的课目，是一项综合训练课目，

只有学会走、打、吃、住、藏、管、供、保等

多种能力，才能为军旅生活打下坚实基

础。所以，这些苦和累，细想真不算什

么。返校后，休整、总结，我很快投入到

新的学习训练中。

今夜，我凝视拉练沿途拍的照片，

发现照片构图不错，用光也好，重要的

是寓意深刻。那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

无比壮美，让我想起了那些坚韧的战

友，他们和我差不多的年纪，用忠诚和

热血守卫着祖国……

还记得我孩童时候，每晚睡觉前，

你们都会给我讲故事：杨靖宇的铮铮

铁骨、赵尚志的视死如归、赵一曼的大

义凛然……英雄的光辉形象和事迹，

深深震撼我幼小的心灵。我最敬佩的

英雄是黄继光。上甘岭战役中，他拖

着重伤的身躯，爬到敌人的碉堡前，一

跃而起……我清晰地记得，我当时睡

意全无，紧锁眉头，握紧拳头，反复地

问：“后来黄继光被救活了吗？”

上学后，我的成绩一直不错，你们

说我性格中有种坚韧的劲儿，并开心地

说，我是邻居和单位同事眼中“别人家

的孩子”。

爸妈，这一路走来，谢谢你们为我

做的一切。不只是生活学习的方方面

面，更是在坚定人生选择上。

爸以前总会利用休假时间外出旅

行：河北西柏坡、福建古田、陕西延安、

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浙江嘉兴……

爸曾说，旅游就是为了在一遍又一遍地

寻根溯源中，不断坚定理想信念。我从

爸身上看到，他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党

员，身上有着让人敬佩的品质。在爸的

影响下，我决定从军。

妈，你曾向我特别推荐过一部你

非常喜欢的谍战片，还说大导演、名编

剧、好演员齐备，主题曲好听，都是看

点。我曾外出欣赏了那部电影。影片

中，面对生死，党的行动小组成员坚定

信念，舍生取义，让我内心深深震撼。

观影后，我沉思良久，想写下心里的感

受，却总是找不到贴切的语言，耳边不

禁响起了入党誓词中的庄严承诺：“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妈，你在观

看这部电影时，是否和我怀有过一样

的心情？

回顾往事，发现自己这一路不知不

觉积蓄了许多力量。爸妈，请放心，你

们的儿子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一

定会走好军旅路，用臂膀扛起应该承担

的责任。

夜深了。爸妈，说了好多，有时间，

我们微信互动吧！记得照顾好身体！

前行的力量
■鲁 帅

1974 年初，我回到老家山东省诸城

县吕标公社大北杏大队（现在是诸城市

枳沟镇大北杏社区），成为一名下乡知

识青年。

老 家 气 势 不 凡 ：北 看 平 原 南 靠 群

山，一条潍河潺潺绕村。老家也很美。

尤其傍晚时，远远望去，村里的树木、房

屋，在暮霭之中，呈现出隐隐的青黄色，

似一幅年代久远的国画。晚风习习，拂

面而来的，是淡淡的烟火味道。父亲说

过，北杏过去四周筑有高大的护庄土围

墙，村中有横平竖直的“棋盘街”。但我

回去时，这些已不见踪迹。

回到家乡，除了务农劳动外，印象

最深的，就是乡亲们给我讲的故事、“啦

的呱”（方言，说话、唠嗑）。

在北杏村的东南方向，有一座海拔

不是很高的山，形状略显浑圆，山上松

柏很多，郁郁葱葱。山的南坡，原有一

座规模不大的关帝庙，但仅剩些残砖碎

瓦。此山原名“东南岭”，也叫“团山”，

因形如磨盘还叫“磨盘山”。乡亲们告

诉我，这座山后来被我爷爷改了名，叫

“乔有山”。

爷爷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

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

乡亲们说，我家祖上是逃荒要饭来

到北杏的，靠佃种地主家的几亩薄田为

生。

我爷爷出生后，家里为摆脱饥饿，

图个吉利，就给他起了个乳名，叫仓囤。

仓囤是遗腹子：他出生前 4 个月，父

亲就去世了。出生后，家中仅剩他的祖

母和母亲带着他艰难度日。祖母顶星

踏月去地主家做佣人，母亲则没日没夜

手摇纺车纺线。

家 里 穷 ，所 以 仓 囤 很 小 就 会 挖 野

菜、捡粪泥，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享

受”，那就是听母亲讲故事。乡亲们说，

仓 囤 的 母 亲 虽 然 是 个 农 村 妇 女 ，但 是

“很精明”，不仅主持家务，而且能说会

道，特别擅长讲各种故事，苏武牧羊、武

松打虎、岳母刺字以及杨家将、义和团

等。仓囤或蹲或坐在昏暗的油灯旁，听

得如醉如痴。

当母亲的故事不能满足仓囤时，他

就到村中听其他老者们讲述；每逢随母

亲 去 赶 集 时 ，他 更 喜 欢 听 说 书 人 讲 故

事。对仓囤来说，这些故事就是文化启

蒙。故事中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传统

文化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深深

地影响和熏陶了他。

仓囤的母亲不仅会讲故事，而且坚

定地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有出息。可

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让仓囤读书识字

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 个 地 主 家 少 爷 开 塾 ，需 要 找 一 个 陪

读。母亲立即想方设法，加之仓囤自小

机敏聪慧，最终入选。乡亲们说，陪读

的 生 活 是 饱 含 艰 辛 和 屈 辱 的 ，端 茶 倒

水、铺纸磨墨自不必说，少爷错了，罚的

是陪读；写错字要打手板，打的也是陪

读。但仓囤知道机会来之不易，发奋读

书。

我爷爷启蒙不到 1 年，少爷突然暴

病而亡，学业中断。不久，另一家地主

少爷开塾，又让我爷爷陪读；不料没过

多久，这少爷也死了！这下不仅我爷爷

学业又中断，而且流言四起，说我爷爷

命硬克人……陪读是不行了，但他并没

有停止学习，而是从老师那里借了不少

书，劳作之余，继续苦读。

1912 年，北杏村成立了初级小学。

我爷爷因为成绩突出、品学兼优，成为

本村唯一免费入学的学生，并直升四年

级。入学后，由于知识面广、威信高，他

还被学校指定为大学长。

乡亲们说，当时教我爷爷的启蒙老

师叫张玉生。张老师说过，他教了许多

学生，最得意的是王瑞俊。王瑞俊，就

是张老师给我爷爷起的名，字灼斋。老

师 对 我 爷 爷 的 评 价 是 ：所 学 课 程 都 是

“当天背熟并能默写下来，不差一字，而

且不仅会背会写，更注重弄懂意思”。

乡亲们都说，你爷爷读了书，所以“开了

天眼”。我理解，就是通过启蒙识字，使

我爷爷有了了解世界、接收新知识的工

具，得以由蒙昧而渐成熟。

有一次，我爷爷和小伙伴们上东南

岭捡柴，被地主家轰了下来，还差点被

打。我爷爷心中不平，回家问母亲：“为

啥人家那么富，咱家这么穷？”

母亲轻叹一声：“咱家命不好。”

我爷爷却喊了一声：“那就和他们

换命！”随后，他跑出去告诉小伙伴：“我

把那座山的名字改了，不叫东南岭了，

叫乔有，乔有山！”按他的意思，这原属

于富人家的山，早晚会乔迁给穷人们共

同所有。

进一步学习和看看外面世界的渴

望，在爷爷心底日甚一日……

那 年 ，我 爷 爷 打 算 去 省 城 济 南 读

书。可他的祖母、母亲和新婚不久的妻

子，都舍不得让家里唯一的男丁走。

我 奶 奶 在 家 排 行 老 五 ，人 称 李 五

妹。人长得瘦小，但眉眼清秀、温婉可

人。她话语不多，手脚勤快，嫁入王家

后深得爷爷的家人喜爱。

我爷爷想出去读书，他知道妻子善

解人意，也放心她在家能全力服侍好祖

母 和 母 亲 。 但 是 ，祖 母 和 母 亲 能 否 同

意，我爷爷没什么把握。

乡亲们说，我爷爷为了说服祖母和

母亲，每天都到她们屋里，一边述说理

由，一边在一根房柱上蹭来磨去，居然

把衣服磨出了一个破洞。后来，她们终

于答应了他。由于家里穷，爷爷只能报

考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但赶考的盘缠

还没有着落。

有乡亲说：这盘缠全靠你爷爷的祖

母、母亲和妻子熬了数个通宵做女红，

加上东挪西借，才凑了一块银元，所以

才有“王瑞俊一块银元闯济南”的说法。

但也有乡亲持不同说法：当年你家

那么穷，再怎么凑，也凑不出一整块大

洋 来 。 但 你 爷 爷 聪 明 ，同 去 济 南 赶 考

的，还有本村一个地主少爷，他们就“换

了工”——你爷爷一路辅导他功课，并

提前给他做了好几篇“押题”作文；他则

负责你爷爷到济南的一切盘缠。

1918 年春，我爷爷写信把考试中榜

的消息告诉了家里。家里无人识字，便

找了一位识文断字的乡邻来念信，这才

明白怎么回事。爷爷的母亲还不大相

信，又请教过爷爷的老塾师来念信。

老塾师展信一读，一边捋髯大笑，

一边向围拢过来的学生们宣讲当年如

何如何……然后，对我奶奶说：“灼斋出

息了！将来从省里师范馆一毕业，少说

也能在镇上当个先生，搞不好还能进县

城甚或省城教书呢！你们王家，就要一

步登天了！”

现 在 来 看 ，老 塾 师 说 的 话 不 无 道

理。那时候的师范生是稀缺资源，王家

世代穷困命运的改变，应该顺理成章。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我爷

爷抛弃了即将到手的“一步登天”，让自

己的人生拐了一个弯。

1921 年 7 月，我爷爷到上海参加了

那次“开天辟地”的会议后，便写了一首

诗：

贫 富 阶 级 见 疆 场 ，尽 善 尽 美 唯 解

放。

潍 水 泥 沙 统 入 海 ，乔 有 麓 下 看 沧

桑。

自 此 ，他 把 自 己 的 名 字 改 为 王 尽

美，为了他心中的理想，尽善尽美尽年

华。

1925 年 8 月 19 日 ，爷 爷 因 劳 瘁 过

度，逝世于青岛，年仅 27 岁。

乡亲们向我叙述这一段时，仍然唏

嘘不已：当爷爷的母亲扶着灵柩返回家

乡时，在村口跪接的，是爷爷年迈的祖

母、憔悴的妻子和两个幼子，全家哭作

一团。

爷爷去世时，大儿子王乃征，即我

的父亲，时年 6 岁；二儿子王乃恩只有 2

岁 。 不 久 ，爷 爷 的 祖 母 和 妻 子 相 继 去

世，是爷爷那顽强的母亲，在爷爷战友

们资助下，带大了她的两个孙子。

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同志对参加

全国政协的山东代表说：“革命胜利了，

可不能忘记老同志啊！你们山东要把

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遗

物……”他还回忆道：“王尽美耳朵大、

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大伙都亲切地

称他‘王大耳’。”

我 爷 爷 的 母 亲 想 起 ，当 年 为 避 战

乱，曾把爷爷的一张照片用粗布包裹，

和 泥 糊 在 墙 里 。 这 张 照 片 挖 出 来 后 ，

被 立 即 送 往 北 京 ，毛 泽 东 同 志 一 看 便

直呼：“就是他，‘王大耳朵’嘛！”正因

为 领 袖 的 亲 自 确 认 ，我 等 后 人 才 通 过

那 张 唯 一 存 世 的 照 片 ，认 识 了 爷 爷 的

容貌。

乡亲们还告诉我，1971 年，中共诸

城县委在大北杏村前的乔有山南侧修

建了王尽美烈士纪念馆。纪念馆虽小，

却肃穆庄重。

1991 年 5 月，经中宣部、山东省委、

潍坊市委批准，在诸城市修建王尽美烈

士纪念馆，1991 年 7 月 1 日奠基，1992 年

7 月 1 日落成。馆名由陈云同志题写。

爷爷可能不曾料想，他奏响的“命

运变奏曲”，也影响了自己的后代。他

的后代们，也义无反顾地唱着同样的旋

律、踏着同样的节奏，乘着同样的长风，

呼啸着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我父亲曲阜师范未毕业，就回家乡

组 建 了 北 杏 村 第 一 个 党 支 部 ，携 笔 从

戎，发展武装，投入抗日战争。我母亲

同时参加抗日，随后叔叔、婶婶相继投

入了杀敌行列。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

乡亲说，他父亲曾经多次对他说过，亲

眼看过我父亲当年身着戎装，挎着盒子

炮的英姿……抗战胜利了，父亲又上东

北，叔叔则打起背包下江南；父亲参加

抗美援朝，叔叔上山剿匪。两人一直遥

相呼应，彼此壮怀激烈。

记 得 在 家 乡 时 ，我 特 别 喜 欢 顺 着

一 条 小 路 向 南 走 ，到 那 座 大 水 库 边 游

玩 。 从 北 杏 向 南 ，就 接 近 五 莲 县 地 界

了 。 但 见 群 山 渐 显 ，一 座 大 型 水 库 豁

然映入眼帘。乡亲们说，它是 20 世纪

50 年 代 初 ，利 用 山 川 地 势 ，筑 坝 蓄 水

而 成 ，名 墙 夼 。 水 库 北 岸 ，有 一 段 起

伏 隐 约 的 土 石 棱 线 ，是 齐 长 城 遗 址 。

它 历 尽 风 雨 ，倔 强 而 立 ，诉 说 着 沧 桑

岁月。

直到今日，那水库的涛声，仍常回

响在我耳边。与那涛声共鸣的，是乡亲

们给我讲述的故事。那些故事由浓厚

的乡音托举着，不停地流淌着，就像村

北那条潍河，从久远的历史而来，一直

流进我的心中，时而微澜，时而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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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王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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